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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无产阶级革命家，苏南抗日根
据地创建者之一。抗战时期，从 1940年春
奉命前来苏南东路主持党政军工作，到
1942年 5月调任新四军军部离开苏南，期间
他曾三次来到镇江，留下许多令人津津乐
道的逸事。

一到镇江：“谭老板”的称呼始于延陵

1940 年 3 月，中共中央东南局、中央
军委新四军军分会决定将谭震林从皖南
前线调往苏南东路地区，以加强东路的领
导力量。

谭震林率领数十名随行干部及人员，从
新四军军部驻地泾县云岭出发，通过敌人的
数道封锁线，抵达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
挥部，受到陈毅司令员的欢迎。随后，陈毅
派部队专程护送谭震林一行，在茅山根据地
沿途各地党组织的协助下，顺利到达丹阳延
陵庄湖村。

此时，日伪强化对京（宁）沪铁路沿线的
封锁，在铁路两侧架起电网，运河所有船只
夜间一律不予放行，特别是对茅山通往苏南
东路的交通要道丹阳陵口控制极严。由于
缺乏破坏电网的常识和经验，丹阳地方党组
织和游击武装多次组织侦察，仍然找不出能
够安全通过的办法。

谭震林决定分两路向苏南东路的常熟
游击根据地进发。他亲自带领几名团营干
部为一路，由延陵经水路去常州，再改乘火
车抵苏州，之后再转往常熟。为了确保途中
安全，谭震林借用延陵镇上一家绸布店老板

李明的姓名，搞了张“良民证”，并脱下旧军
装，换上雪白衬衣，毛料背带西裤，外穿哔叽
长衫，头顶黑色礼帽，俨然一副大老板派
头。随行众人打扮成伙计、学徒的模样，对
谭震林以“老板”相称。以至于到了东路不
久，军中即流传“上级派来了个老板！”由此，

“谭老板”的称呼渐渐传开，毛泽东闻之亦唤
其为“谭老板”。

二到镇江：登圌山“小县长”调侃“老革命”

1941年 7月，日伪对苏南东路抗日根据
地发动清乡。8月下旬，谭震林率领主力部
队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转入澄西地区。当时
丹北的段家桥是中共（京沪）路北特委驻地，
谭震林在段家桥召开县以上党政干部会议，
对苏南西路特别是丹北地区的反清乡斗争
作出部署。

会后，谭震林找到山北县（镇江）县长赵
文豹，笑盈盈地问道：“圌山这一带地形你熟
不熟？”见首长这么平易近人，赵文豹也毫无
拘束地回答：“我家就在圌山脚下，生在圌
山，长在圌山，圌山的七十二个洞我闭着眼
睛都不会跑错。”谭震林听了高兴地说：“好，
你带路，上山去看看。”

谭震林、赵文豹一行10余人从圌山南边
上山，经东霞寺到达半山庙。谭震林在庙中
小憩片刻，并饶有兴趣地询问庙名的来历。
那天谭震林穿的是皮底布鞋，脚下容易打
滑，爬山时就显得有些吃力，于是赵文豹拿
他打起了趣：“你不是老游击队员吗？爬山

的本领怎么倒忘记了？”
此时的赵文豹年方21岁，被谭震林戏称

为“小县长”。而谭震林则年近四旬，曾跟随
毛泽东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标准
的“老革命”。而赵文豹敢调侃谭震林，一是
他正处于初生牛犊的年纪，说话少有顾忌；
二是他性格比较“虎”，在对敌斗争中以坚
决、勇猛的作风而闻名；三也说明当时党内
的民主氛围和平等的同志关系。

登上圌山峰顶，谭震林叉腰伫立，极目
远眺。长江如一条玉带蜿蜒伸展，荷花池、
扬中、和尚洲（今江心洲）恰似三块碧绿的翡
翠镶嵌其中，谭震林赞道：“好地方！好地
方！真是天堑长江！”并询问起三江营、抗英
炮台及大江南北交通等情况。听完赵文豹
的详细汇报，谭震林凝望长江，沉思良久，缓

缓说道：“这里作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不
奇怪的。”

1941年 10月，奉新四军军部命令，谭震
林率第六师师部和第十八旅离开澄西，北渡
长江，进入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三到镇江：通过地下交通线时遇险

1941年 11月 28日，日军出动步骑炮联
合兵种共3000多人，偷袭苏南新四军第十六
旅旅部驻地溧阳塘马村，第十六旅旅长罗忠
毅、政委廖海涛率部突围时壮烈牺牲。

噩耗传来，谭震林失声痛哭，心急如焚，
当即决定亲自南去茅山整顿部队。12月初，
谭震林仅带两名警卫员化装南渡，从新老洲
（今丹徒高桥）过江直抵大港王家山嘴，再经
大路镇到达丹北二十七圩。在当地一个地
主家里，谭震林向丹北的党政军干部作了政
治形势和工作任务的报告。会后即动身继
续前往茅山。

从丹北到茅山，要穿越敌伪严密控制的
京（宁）沪铁路、京杭大运河和镇丹公路三道
封锁线。交通员带领谭震林等人沿地下交
通线秘密行进，从丹阳的下谈家村，向西顺
利通过铁路、运河，再经张官渡向镇丹公路
方向继续西行。在行至后东岗时，险情突然
发生，一队下乡扫荡的伪军与他们迎面遭
遇。当时交通员走在最前面，谭震林与其保
持一段距离随后，警卫员陈小毛挑着担子遥
相跟随，另一名警卫员张坚则负责殿后。危
急时刻，谭震林没有丝毫慌乱，而是选择正

面通过，穿着普通、神色自若的他没有引起
敌人的怀疑。陈小毛则闪身躲进路旁一户
老百姓家中，当时正是晚饭时间，他进去把
担子一放，拿起碗来就和老百姓一起吃饭，
伪军以为他是这家的人，于是没有理会。而
走在最后的张坚却被伪军扣住盘问。

谭震林与陈小毛脱险会合后走了半夜，
在一个村边休息到天明，又找了一个上午，
才在丹阳延陵岗下村找到丹阳县委。张坚
也很快安全归来。原来他被伪军扣下后，机
智地把身上携带的钞票掏出来抛撒，伪军一
见这么多票子，立即互相争抢，乱作一团，于
是张坚借机脱身跑掉了。

到达茅山后，谭震林自兼第十六旅旅
长，整训部队，提高战斗力。发展地方武装，
对地方党政工作进行检查指导。从苏南东
路、浙西调来一批领导骨干，充实到各级党
政机关。加强地方财政和部队的军工、医疗
工作。在他亲自坐镇与主持下，苏南抗日斗
争形势得到稳定、扭转与发展。

调任军部：从高资渡江北上

1942年 5月，谭震林奉命调往盐城新四
军军部工作。前往淮南抗日根据地参观学
习的茅山地委副书记汪大铭等5名干部与他
顺道同行。

5月 15日傍晚，谭震林一行从丹阳延陵
附近的驻地出发，经过两个晚上的秘密行
军，到达镇江、句容交界处的裔庄，这里距高
资镇和长江边只有 10多公里。谭震林决定
在这里隐蔽待机，从高资附近偷渡长江。

经组织安排，高资老船工张福礼领受了
送谭震林等人过江的任务。张福礼当时 60
多岁，他胆大心细、机敏过人，几十年的渔家
生涯，练就一身过硬的弄船本领，曾多次为
新四军运送粮食、武器，是高资秘密交通线
上最可信赖的船工。

从高资至入江的马桥口，约有7公里的
内河航线和两个敌人哨卡，一是高资铁路
桥哨卡，二是马桥口哨卡。任务重大，为
确保万无一失，张福礼用三天三夜的时间
反复进行试航，基本掌握了日伪军巡逻的
规律，确定了靠芦苇滩航行的路线，一旦
遇到敌情，可以随时进入比人高的芦苇丛
中与敌人周旋。

5月 25日，一切准备就绪。张福礼带着
堂兄弟张福芝、张福堂，将渔船按时停靠在
小唐驾庄码头。黄昏时分，谭震林及全体渡
江人员上船，隐蔽在船舱内，只留汪大铭和
张福礼兄弟在甲板上摇橹。快到马桥口时，
意外情况发生了，只见河道上停满了大小船
只，难以通行。敌人哨卡近在咫尺，多耽搁
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汪大铭找到对方的
船老大，暗中表明新四军身份，船老大欣然
帮忙疏开一条航道，使张福礼的渔船快速进
入长江，脱离险境。

从马桥口到长江北岸的仪征有 20公里
的水路，都是逆风逆水，有些颠簸，谭震林一
不小心，还把心爱的加拿大手枪掉进了江
里。天又下起了大雨，行船更加困难。张福
礼三兄弟团结协作、轮流摇橹，顶风破浪、冒
雨航行。不久风向转了，张福礼吩咐赶快升
帆，这样船行得快多了。经过整整一夜与风
浪的搏击，渔船终于安全抵达仪征大河口。
从此，谭震林告别整整战斗了两年的苏南大
地，踏上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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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边上的鼎石山，顶端有一高高的僧伽
塔，可视为这段运河的标志性建筑。不过，宝
塔最先的落脚之地不是鼎石山，而是相邻不远
的寿邱山。传说僧伽塔和寿邱山上的普照寺有
着密切关系。过去在泗州有一座僧伽塔，到宋
绍兴年间时，泗州僧人因避战乱，就奉僧伽像
来到了镇江普照寺，普照寺的方丈接待了他
们，并仿照泗州建了一座僧伽塔，用来供奉僧
伽像。

宋代的僧伽塔是什么模样，又是何种结
构，已说不清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鼎石山僧伽
塔是一座砖塔，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塔高约
32米，呈八面形状，黄色的墙，葫芦般色样
的顶，总共为七层。塔的每层有四个门，交错
而开。塔的四周建有石栏。塔前有山门，立

“古僧伽塔”石额。
镇江的方志中，记载过一段故事，说是万

历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张凤翼的读书人，相信
风水先生的话，认为寿邱山上的僧伽塔不吉
利，妨碍了镇江读书人考科举，就自己掏钱把
塔移建到了鼎石山上。后来张凤翼还因为移塔
之事没有得到官府的认可，得罪了县太爷，被
抓进了大狱。若不是碰上镇江的读书人纷纷出
来在巡按御史面前为他辩解，打抱不平，险些
酿成历史上的一桩冤案。

不知是否巧合，塔移后的镇江科考倒也争
气，考出了不少进士。尤其是运河边南门大街的
张九徵家，先后考出了六个进士。顺治二年
（1645年）张九徵参加清江南开科乡试，夺得解
元。两年后他赴京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官至河
南提学佥事，视察河南学政。他的长子张玉裁以
进士一甲第二人（榜眼）的身份授翰林院编修。
次子张玉书是顺治朝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文华
殿大学士、户部尚书，有“太平宰相”之誉。四
子张仕可、五子张恕可都考中康熙朝进士。张玉
书的长子张逸少也是康熙朝进士。

僧伽塔是一个值得流连的地方。它不仅造
型别致，也是观赏风景的佳处。明代诗人于孔
谦的《登鼎石山塔》诗中说：“轻舟访旧过三
山，夜泊关南江水湾。一塔凌空收万派，几重
高阜似连环。竦身直跨烟云上，豁目横波海日
间。逐客不堪临北望，蠲征恩诏可能颁。”诗
人从塔上远眺，江天之胜，山水之奇，统收眼
帘。那入云的奇峰，山脚的清流，城中交错的
楼宇，隐约的庭院，山间腾起的烟雾，皆和谐
成趣，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清代诗人汪琬的《鼎石山野眺》诗，也赞
美了这里的景色：“城南依孤棹，极目但苍
苍。白马吴门回，青山楚塞长。桃花临断岸，
兰若出斜阳。惟羡东流水，潺湲到故乡。”

鼎石山下热闹的时候居多，因为靠运河边
上有一个出名的都天庙。有个叫龚自珍的清代
文人，在路过此地上岸时，正赶上都天庙会，
那里人山人海，香火极盛的现象，引起了他的
感慨。此时，有道观的一位老道长请他作一首
青词，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下了“九州生气恃
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
拘一格降人才”的千古名言。他巧借题咏的手
法抨击了时弊，述说了自己渴求变革的心情，
发出了历史的强音。

鼎石山脚下的码头，曾是运河古道上最繁
忙的地方。这里商家客户云集，凭借都天庙会
之机，成了镇江最兴旺的商贸场所。那时的都
天庙会，是大江南北的一次盛会，其影响力远
超镇江的地界，吸引了周边不少地区的商家和
游客关注。每到会期，不仅镇江的男女老少要
到庙里去拜神上香，外地专程来镇的人也很
多，城里的大小旅馆床位难求，大小船只布满
了码头边的运河沿线。都天庙会的大游行队伍
也很壮观，长达十里，城里的各行各业都派人
参加，从当天拂晓开始，就在镇江城里城外的
主要马路上游行。游行队伍经过的主要路口，
还有各行会按照事前的分工，再打出各自的招
牌产品，加油助威，显得异常热闹。许多商人
借机和各行各业的老板见面，洽谈业务，寻找
商机，起到了庙会搭台，商贸唱戏的效果。会
期中，镇江的流动人口要比平时多出十多万
人，商贸营业额也直线上升，体现出镇江经济
对周边地区的强劲辐射力。

如今随着运河功能的变化，鼎石山下的古
运河已不再是航运的通道，逐渐演变为市民休
闲健身的好去处。这里的河道经过治理，水清
了，柳绿了，花开了，河边建起了亭阁，修通
了路径，添加了彩灯，和花园城市的节拍协调
起来。鼎石山继续了古朴的风貌，假山清池、
亭台楼阁、曲径小道、山木绿荫，又建起了中
日友谊梅樱园，添加了花的色彩。每到花开季
节，樱花盛开，满园春色，赏樱成了游人的一
大乐事。

而沉默多年的都天庙经过修缮，也逐渐恢
复了生气。“都天庙”老牌匾的魏碑体墨迹，
老屋砖瓦呈现出的黛青色，庙宇屋脊上的龙头
装饰，仍在无声地述说这座古庙的悠久，让人
联想起那“都天会”的点点滴滴。

鼎石山下
运河情

□ 徐 苏

国际足联实名认证过，足球起源于我
国的齐鲁大地，那时叫蹴鞠，春秋战国时
期已广为流行。

到了唐朝，人们开始用空心球，往球
内充气，竞技水平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资治通鉴》等正史上，记载过吐蕃与大唐
球队的友谊赛。但真正让中国足球步入
黄金时代、达到世界巅峰的，却是宋朝。

很多人对大宋足球的印象，源于《水
浒传》里的高俅。书中是这么写的：“且说
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
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
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
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
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
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
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
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
外帮闲。”

其实在宋朝，踢球并非元末明初人施
耐庵理解的游手好闲之徒玩的雕虫小技，
而是风靡大宋三百年的国技。那时，蹴鞠
是全民狂热的运动，从平民到高官，没有
不爱蹴鞠的。哪怕是宋朝的皇帝们，如赵
光义、赵匡胤、赵佶，简直是蹴鞠运动最大
牌的代言人和推广人。宋太祖赵匡胤是
个疯狂的“球迷”，不光爱看球，踢球技术
也相当了得。他尤其擅长“白打”，也就是
现在人们口中的“花式足球”。故宫有幅
元朝画家钱选临摹北宋苏汉臣的《宋太祖
蹴鞠图》，画面上全神贯注踢球的六个人，
组成了世界足球史上最豪华的出场阵容：
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他的弟弟、大宋第
二任皇帝赵光义，宰相赵普，开国功臣楚
昭辅，大将党进和石守信。

“太祖蹴鞠”的故事还被写成了推动
足球运动的广告词：“巧匠圆缝异样花。
身轻体健实堪夸。能令公子精神爽，善
诱王孙礼义加。宜富贵，逞奢华。一团
和气遍天涯。宋祖昔日皆曾习，占断风
流第一家。”

除了皇帝，宋朝士大夫中也不乏踢球
高手，如宰相丁谓、李邦彦，球艺都十分了
得。在《宋朝事实类苑》中：“国朝士人柳
三复最能之，丁晋公亦好焉……，初柳为
进士，欲见晋公元由，会晋公蹴后国，柳往
伺之，毬果并出，柳即挟取。左右以告，晋
公亦素闻柳名。即召之，柳自们怀所素
业，首戴毬以人，见晋公再拜者三，出怀中
书，又再拜、每拜辄转至背方向膂既起复
在头上，晋公大奇之，留为门下客。”讲的
是这个叫柳三复的士人，踢球也很厉害，
被同样是高手的领导（丁谓）赏识的故事。

有狂热球迷和业余高手皇帝、士大夫
加持，宋朝足球不但起步之高，而且还开
创了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齐云社。
宋人撰《蹴鞠谱》开篇即说，“蹴鞠初兴黄
帝为，王孙公子戏相宜。世间子弟千般
戏，惟有齐云实可奇。”可见当时的齐云社
堪称宋朝的“皇马”。

齐云社每年都会组织全国性的比
赛——山岳正赛，相当于现在的超级联
赛。那时候，凡有些身份的人，都会带上
妻儿老小去看球。

除了齐云社，还有一些民间赛事和表
演赛。这些“足球”比赛，通常在头一年的
冬至到第二年的春末夏初之间。如果你
元宵期间到北宋开封府，会看见东京御街
每日都有“击丸蹴鞠、踏索上竿”等文娱表
演；元宵节后收灯，开封人又纷纷“出城探
春”，此时郊外园圃举目秋千巧笑，到处都
是蹴球的红男绿女；暮春三四月，“宴殿南
面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毬之所”。
皇家林苑琼林苑对市民开放，园内也有专
供市民踢球的场地。

根据各类正史、笔记、野史记载和描
述，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当时是当之
无愧的世界足球之都。

宋话本《钱塘梦》形容杭州：“有三十
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城，更有一答
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毬”。就是说，杭州
但凡有块空地，不是栽花就是踢球。

两宋三百多年，“足球”运动长盛不衰，
水平独步天下，上至皇家贵胄、达官显贵，
下至贩夫走卒、黄口小儿，都以踢球为乐。
从侧面来讲，“足球”生动反映了当时社会
物质、精神的丰富和人民生活的富足。

抗战时期谭震林三到镇江抗战时期谭震林三到镇江
□ 孟宪威

宋朝的足球
□ 马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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